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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伊斯兰教是主张和平、 谨守 “中道” 的宗教ꎬ 而宗教

极端主义是伊斯兰发展的 “毒瘤”ꎬ 是被异化的伊斯兰教ꎮ “九􀅰一一”
事件后ꎬ 伊斯兰极端主义沉渣泛起ꎬ 主要表现为: 伊斯兰教义被歪曲ꎬ
部分民间伊斯兰复兴运动被引向极端主义泥潭ꎻ 伊斯兰 “圣战” 思想

被误读ꎬ 伊斯兰复兴思潮滑向政治化、 极端化ꎻ “基地”、 “伊斯兰国”
等恐怖组织发展壮大ꎬ 将伊斯兰极端主义引向全球ꎮ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

因复杂且影响深远ꎬ 其中宗教极端主义窃取解经话语权后形成的宗教极

端主义话语牢笼ꎬ 成为宗教极端化的深层动因ꎬ 更成为 “去极端化”
的重要突破口ꎮ 在全球反恐新形势下ꎬ 中国以其特有的方式积极应对ꎬ
力争在协调三大国际反恐联盟的努力中发挥切实的 “建设性作用”ꎮ 在

中国与中东国家 “去极端化” 领域合作中ꎬ 可通过凝聚反恐共识、 深

化解经工作、 完善宗教对话机制、 发挥爱国宗教领袖的独特作用等举

措ꎬ 最终达到有效防范与打击宗教极端主义的目标ꎮ
关 键 词　 宗教极端主义　 “一带一路” 　 国际反恐合作 　 “去

极端化”
作者简介　 马丽蓉ꎬ 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上海　 ２０００８３)ꎻ 李景然ꎬ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博

士生 (上海　 ２０００８３)ꎮ

􀅰８１􀅰

∗ 本文系 国 家 社 科 基 金 项 目 ( １１ＢＧＪ０３３ )、 教 育 部 人 文 社 科 重 点 研 究 基 地 重 大 项 目

(１０ＪＪＤＧＪＷ０２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子课题 (１４＠ ＺＨ０２８)、 ２０１５ 年度上海外国语大学校级重

大科研项目 (２０１５１１４００８)、 上海市重点学科 (Ｂ７０２)、 上海外国语大学 “２１１ 工程” 建设项目、 上海

市一流学科政治学成果之一ꎮ



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根源与 “去极端化” 领域国际合作　

　 　 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起开始实施的中国 «反恐法» 强调: “反对一切形式

的以歪曲宗教教义或者其他方法煽动仇恨、 煽动歧视、 鼓吹暴力等极端主义ꎬ
消除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ꎬ 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 埃及

和伊朗中东三国时ꎬ 不仅将安全合作作为全面提升双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

重要支柱ꎬ 还公布了 “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内召开文明对话与去极端化圆桌

会议ꎬ 组织 １００ 名宗教界知名人士互访” 等 “去极端化” 合作新举措ꎬ 表明

中国 “反对将恐怖主义同特定的民族、 宗教挂钩ꎬ 反对双重标准” 的基本立

场ꎬ 进一步推动联合国主导下的国际反恐合作的一贯主张ꎬ 以及积极致力于

推进 “去极端化” 领域国际合作的 “源头治理” 新模式ꎬ 力争在全球反恐的

新阶段切实发挥中国应有的作用ꎮ

宗教极端主义: 被异化的伊斯兰教

从伊斯兰教教义来看ꎬ 它是主张和平、 团结、 仁慈和宽容的宗教ꎮ 但值

得注意的是ꎬ 宗教极端主义作为其中的逆流ꎬ 无论从历史层面ꎬ 还是现实层

面ꎬ 均有程度不同的显现ꎮ
(一) 历史沉疴: 宗教极端主义是伊斯兰发展的 “毒瘤”
伊斯兰教发展历史上就存在极端主义思想、 行为及其派别ꎮ 在 “四大哈

里发” 时期ꎬ 有三任哈里发欧麦尔、 奥斯曼及阿里均被极端分子刺杀ꎮ 阿里

接任第四任哈里发后ꎬ 因穆阿维叶不承认阿里的哈里发地位而于 ６５７ 年爆发

了隋芬之战ꎬ 阿里营垒的主战和主和两派矛盾激化ꎬ 约有 １􀆰 ２ 万人离开阿里

队伍出走ꎬ 被称为 “哈瓦利吉派”ꎬ 并在 ６６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暗杀了阿里ꎮ 该派

不但反对统治阶层ꎬ 还反对不赞成该派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的穆斯林平民ꎬ
认为除哈瓦利吉派外ꎬ 所有穆斯林都是叛教者ꎻ 将礼拜、 斋戒、 诚实、 公正

均视为信仰的组成部分ꎬ 甚至将 “圣战” 视为第六大功修ꎻ 认为 “穆斯林群

体中凡不符合自己观点的就是异端派ꎬ 从肉体上消灭异端派是他们的宗教责

任ꎬ 从而开创了穆斯林暴力恐怖主义的先河”ꎬ 使得 “哈瓦利吉派的极端主义

哲学从此成为穆斯林激进分子的理论源泉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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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方金英: «穆斯林激进主义: 历史与现实: 政治伊斯兰与国际安全研究»ꎬ 时事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２９、 ２４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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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 早在倭马亚王朝和阿巴斯王朝期间ꎬ “已经出现了有关教义上的

‘极端派’ 的名称”ꎬ 并有学者提出 “真主的精神或本体可以 ‘潜入’ 人体、
真主的旨意能够 ‘变换’、 真主会把某些神权委托凡人 ( ‘委权’)ꎬ 或提出伊

玛目灵魂中的神性可以 ‘移居’ 而代代相传ꎬ 或声称神人同形同性、 人具有

神性、 人是神灵的化身等极端教义”ꎬ 直至 １０ 世纪才被 “最终抛弃ꎮ”① 但在

１０ 世纪ꎬ 因罕百里教法学派与阿巴斯王朝哈里发间围绕 «古兰经» 是天启还

是人造问题上的持续论争ꎬ 造成了巴格达的社会骚乱甚至暴乱ꎬ 尤其是由该

派追随者组成的暴民袭击什叶派穆斯林、 犯罪的逊尼派穆斯林ꎬ 以及洗劫商

铺、 攻击街头女艺人ꎬ 旨在利用下层民众冤苦来策动社会骚乱ꎬ 结果遭到政

府军队的镇压ꎬ 故罕百里教法学派 “在伊斯兰历史上ꎬ 被视为反哈里发政权、
不断制造麻烦的群体ꎬ 一次又一次地遭到政权镇压ꎮ”②

如果说阿里时期出现的哈瓦利吉派是 “以极端的教义和无情屠杀闻名”、
有组织的宗教社团式极端主义的代表ꎬ 那么ꎬ 十字军东征时期伊斯兰教中的

阿萨辛派不仅刺杀十字军的王公ꎬ 还刺杀教内政敌和无辜穆斯林ꎬ 其极端主

义影响更远ꎮ 事实上ꎬ 阿萨辛派是伊斯兰什叶派伊斯玛仪派的一个异端支派ꎬ
历史上被称作 “新宣传运动”ꎮ 哈桑􀅰伊本􀅰萨巴哈自称为 “新宣传运动的总

传道师”ꎬ 传道员在总传道师的指挥下发动袭击、 掠夺财物、 占领地盘等ꎬ 因

其只讲目的而不讲手段ꎬ 甚至一度把暗杀发展成一门艺术ꎬ 且在伊斯玛仪派

基础上衍化出了 “不可知论”ꎬ 宣称历代先知都是多余ꎬ 只崇拜 “能将他们活

着送进真主花园的” 总传道师ꎬ 旨在将入会者 “从伊斯兰教义的束缚中解放

出来”③ꎬ 其暗杀行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极为深远ꎮ
１８ 世纪兴起的瓦哈比运动ꎬ 因其 “为面对危机却苦无出路的穆斯林指明

了一条道路”ꎬ 而凸现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共性ꎬ 但因其 “旨在清除伊斯兰的

‘内敌’ꎬ 而不是抵抗非伊斯兰的 ‘外敌’ꎬ 主要针对伊斯兰世界内部的衰退

危机ꎬ 而非因应西欧国家体系的冲击” 等举措ꎬ 使得瓦哈比运动并未促进穆

斯林的团结ꎬ 反而由于政治上的部族属性与宗教上的严厉立场ꎬ 深化了奥斯

曼帝国内部以及穆斯林之间的分裂ꎮ 如 １８ 世纪末 １９ 世纪初ꎬ 瓦哈比派将其

针对非瓦哈比派穆斯林的 “圣战” 合法化ꎬ 导致了第一波中东暴力浪潮ꎻ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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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金宜久: «伊斯兰与国际政治»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９７ ~ ９８ 页ꎮ
方金英: 前引书ꎬ 第 ２５１ ~ ２５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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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根源与 “去极端化” 领域国际合作　

世纪出现了瓦哈比派针对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当权者的劫机、 暗杀和爆炸等

事件ꎬ 且形成了第二波和第三波暴力浪潮ꎬ 直至 “九􀅰一一” 事件的发生ꎬ
这才引起西方国家的高度重视ꎬ 尤其是 “现代瓦哈比派中的一些激进分子公

开反对不同宗教、 种族间的宽容与和睦ꎬ 主张通过 ‘圣战’ 正本清源ꎬ 倡导

‘塔克菲尔’ 理念ꎬ 营造出催生激进主义、 封闭狂热的社会环境ꎬ 在全球推进

暴力恐怖事业ꎮ”① 此外ꎬ １９７９ 年 １１ 月ꎬ 瓦哈比武装分子以伊斯兰救世主

“马赫迪” 名义攻占麦加禁寺以反抗沙特王室政权ꎻ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ꎬ 阿富汗战

争爆发ꎬ 本􀅰拉登在美国豢养下开展抗击苏联的 “圣战”ꎮ 这两大事件的相继

发生对伊斯兰复兴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ꎬ 也使得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乘势泛起:
它不仅在个人层面上强调宗教功修 (到清真寺做礼拜、 斋月封斋、 禁酒、 禁

赌)ꎬ 而且在媒体上开播伊斯兰节日ꎬ 传播伊斯兰文学ꎬ 兴办各类伊斯兰协

会ꎬ 穆斯林学生协会赢得大专院校选举胜利ꎬ “达瓦” 宣教运动致力于使非穆

斯林皈依伊斯兰教ꎬ 还致力于穆斯林社会的 “伊斯兰化”ꎬ 深化他们的伊斯兰

学识和责任担当ꎮ② 十余年阿富汗的抵抗运动使苏联最终撤出阿富汗ꎬ 并促进

了伊斯兰教在该国的全面复兴ꎮ 但当时美国对抵抗组织的援助还起到了一个

意想不到的后果: 推动了极端的伊斯兰主义从西亚非洲向全球蔓延ꎬ 且逐步

形成了 “全球圣战主义”ꎬ 并分别在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及 ２１ 世纪形成 ３ 次浪

潮ꎬ 尤其自中东剧变以来ꎬ “基地” 组织的卷土重来与 “伊斯兰国” 的乘势

坐大ꎬ 均表明宗教极端主义全球泛起的不争事实ꎮ
总之ꎬ 自伊斯兰教诞生以来就存在极端主义思想、 行为及其派别ꎬ 宗教

极端主义也因此成为伊斯兰发展的 “毒瘤”ꎮ 事实上ꎬ 从伊斯兰教义来看ꎬ 伊

斯兰教主张和平、 中正ꎬ 反对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ꎬ 号召穆斯林在 “谨守中

道” ( «古兰经» ２５: ６７) 中 “寻求一条适中的道路” (１７: １１０)ꎮ 可见ꎬ 宗

教极端主义实为伊斯兰教被异化的产物之一ꎮ
(二) 现实表现: 宗教极端主义全球泛起

伊斯兰极端主义实质上是伊斯兰政治化的重要显现ꎬ 其内涵主要包括:
“一是打着伊斯兰教旗号的宗教极端主义ꎬ 本质上属于政治范畴ꎻ 二是一种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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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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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ａｆ Ｍｏｇｈａｄａｍꎬ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ｓｕ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ꎬ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０３ － ０３ꎬ ｔｈｅ Ｗｅａｔｈｅｒｈｅａｄ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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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化的社会政治思潮ꎻ 三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ꎬ 其目的是通过传播极端思想

采取包括暴力在内的极端手段ꎬ 重建哈里发国家ꎬ 使社会生活全面伊斯兰化ꎻ
四是它不仅在思想上与伊斯兰教主张的六大信仰完全不同ꎬ 而且在社会行为、
政治行为上与伊斯兰教教义有根本区别ꎮ”① “九􀅰一一” 事件后ꎬ 伊斯兰极

端主义沉渣泛起ꎬ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ꎮ
第一ꎬ 在民间层面ꎬ 伊斯兰教义有被歪曲的情况ꎬ 造成部分民间伊斯兰

复兴运动被引向极端主义泥潭ꎮ “道成经典” 的伊斯兰教极为重视 «古兰经»
和圣训等原典解读ꎬ 但因伊斯兰文明阐释主体的多元化和复杂性ꎬ 影响了世

界对伊斯兰文明核心价值观的客观认知ꎬ 伊斯兰核心概念 ( “乌玛”、 “吉哈

德” 等) 的被误读更导致伊斯兰教义被歪曲ꎬ 形成穆斯林可通过暴力 “圣
战” 之捷径直接 “进天园”、 建立 “伊斯兰国家” 并回到 “先知的乌玛时代”
这一极端化的思想意识ꎬ 由此将伊斯兰引向极端主义泥潭ꎮ 这主要体现在:
其一ꎬ 从黑袍、 胡须到撕毁身份证等行为方式凸显部分穆斯林日常生活日趋

僵化、 保守乃至极端ꎮ 其二ꎬ 由地下讲经活动屡禁不止到新疆最大清真寺大

毛拉遇害等事件均反映出在新疆伊斯兰教话语权争夺的激烈与残酷ꎬ 极端化

与话语权争夺间形成正相关联关系ꎬ 即伊斯兰话语权争夺越激烈ꎬ 极端化程

度越高ꎬ 反之亦然ꎮ 其三ꎬ 收听收看暴力 “圣战” 视音频信息ꎬ 并出现独狼

式、 家族或村落式的随机性施暴事件ꎮ
第二ꎬ 在精英层面ꎬ “圣战” 思想被误读ꎬ 出现伊斯兰复兴思潮滑向政治

化与极端化深渊的现象ꎮ 在伊斯兰思想史上ꎬ 三大思想家的圣战观对穆斯林

精英阶层及伊斯兰复兴思潮和运动曾产生重大影响ꎬ 即哈桑􀅰班纳的 “建立

伊斯兰国家” 的主张、 赛义德􀅰库特布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 赛义德􀅰毛

杜迪的圣战观ꎮ 本􀅰拉登的 “３ ＋ １” 抵抗模式 (用圣战这一种方式抵抗美国、
以色列及亲美的阿拉伯政府等三方敌人) 被世界各地恐怖组织效仿并传播ꎬ
其实这是赛义德􀅰库特布与赛义德􀅰毛杜迪等思想影响的产物ꎮ

第三ꎬ 在组织层面ꎬ “基地” 与 “伊斯兰国” 等暴恐组织的迅速坐大ꎬ
将伊斯兰极端主义引向全球ꎮ 伊斯兰极端势力大致可分为 ３ 种类型: 一是

“宣教鼓动型极端势力ꎬ 它并不直接从事或很少亲自从事罪恶活动ꎬ 但却是其

他类型宗教极端势力从事暴恐等罪恶活动的精神支柱及活的灵魂ꎬ 甚至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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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徐浩淼: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概念阐释»ꎬ 载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２００６ 年 ２ 期ꎬ 第 ８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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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阴谋的真正策划者、 暴力恐怖活动或民族分裂阴谋计划的制定者、 鼓吹

者”ꎬ 如印度尼西亚的 “伊斯兰祈祷团” 精神领袖阿布􀅰巴希尔等ꎮ 二是

“暴力恐怖型极端势力ꎬ 它是极端的思想主张、 阴谋计划的执行者ꎬ 以其实际

行动体现其极端主义ꎬ 使极端主义得以现实化和物质化”ꎬ 如职业杀手、 雇佣

军和亡命徒ꎮ 三是 “民族分裂型极端势力ꎬ 它是极端的思想主张、 阴谋计划

的实施者ꎬ 主要从事分裂国家、 分裂民族的活动”ꎬ 且 “以暴力恐怖手段以求

达到分裂的目的”ꎬ 如 “东突” 分子、 车臣恐怖分子等ꎮ① 近年来ꎬ 受暴力

“圣战” 思潮影响且活跃在中亚和南亚的暴恐组织ꎬ 如 “乌伊运”、 “伊扎布

特”、 “哈里发斗士”、 “东伊运” 等亦属此类ꎬ 尤其是 “东伊运” 极力将其涉

疆暴恐活动纳入全球 “圣战”ꎬ “伊斯兰国” 组织头目巴格达迪讲话中的涉

华、 涉疆言论即为明证ꎮ 当下ꎬ 约有 １００ 名来自中国的极端分子在中东地区

活动ꎬ 叙利亚和伊拉克已成为新疆 “圣战者” 的训练基地ꎬ 随着两国安全形

势不断恶化ꎬ 已对中国构成严重安全威胁ꎮ② “东伊运” 投身国际 “圣战” 已

是不争的事实ꎮ
可见ꎬ 宗教极端主义者是以布道宣教的名义、 背离宗教本身内涵而从事

的暴力恐怖、 分裂国家等极端主义活动ꎬ 且已超越宗教问题ꎬ 体现为政治问

题了ꎬ 使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全球泛起成为全球治理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ꎮ

解经遭挫: 当下宗教极端主义话语牢笼的形成

伊斯兰极端主义产生的原因极为复杂ꎬ 既有其被曲解、 政治化以及被赋

予巴以冲突中哈马斯暴力 “圣战” 之某种 “合法性” 与 “道义性” 的内部因

素ꎬ 也有基于美国长期粗暴干涉阿拉伯‐伊斯兰地区与国家事务所致的 “圣
战” 概念被泛化、 滥用并最终沦为圣战主义的外部因素③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宗

教极端主义窃取解经话语权后形成了宗教极端主义话语牢笼ꎬ 且成为宗教极

端化的深层动因ꎬ 更成为 “去极端化” 的重要突破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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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宜久: 前引书ꎬ 第 １３４ ~ １４５ 页ꎮ
«中国中东特使: 疆独分子于叙利亚及伊拉克受训»ꎬ 载大公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ｔａｋｕｎｇｐａｏ􀆰 ｃｏ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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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ꎬ 不容忽视的是: 美欧也成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泛起的外部推手ꎬ 如 “基地”、 塔利班、

“伊斯兰国” 等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ꎬ 均因美国在反恐问题上实施双重标准而成为 “先养后弃” 的仇

美主义主力ꎬ 结果造成美国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的尴尬境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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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ꎬ “道成经典” 的伊斯兰教非常重视解经工作ꎬ 其阐释主体极具权

威性: 自先知穆罕默德担任首位阐释者起ꎬ 伊斯兰话语权多由清真寺伊玛目

掌控ꎬ “历史上伊斯兰制度文化唯一的权威解释主体是精通经训、 教法教规的

宗教学者阶层ꎮ 他们上有统治者的庇护ꎬ 下有民众的敬重ꎬ 不仅为传播宗教

文化做出巨大贡献ꎬ 而且以其特有的方式精心守护着宗教思想的正统性和一

脉相承的历史连续性ꎮ 然而ꎬ 近代以来ꎬ 随着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解体ꎬ 文

化解释主体的多元化已成为主导趋势之一”ꎬ 伊斯兰文明解释主体也愈益多元

化ꎮ 此外ꎬ 社会、 政治、 文化背景的广泛复杂性也导致解经工作的随意性ꎬ
不仅宗教学者、 宗教 “神职” 人员仍以权威解释主体自居ꎬ 政府官员、 军政

强人、 政党领袖、 非宗教专业的师生乃至宗教政治反对派头面人物、 宗教极

端主义思想的鼓吹者都常以宗教名义表达相异的阐释观ꎮ① 伊斯兰阐释主体的

多元和复杂性ꎬ 造成了 ３ 个后果ꎮ 首先ꎬ «古兰经»、 圣训等伊斯兰典籍易遭

歪曲与篡改性解读ꎬ 影响了外界对伊斯兰、 伊斯兰文明核心价值观等的客观

认知ꎮ 其次ꎬ 宗教极端主义一直在争夺伊斯兰话语权 (清真寺话语权与数字

空间话语权)ꎬ 甚至 “伊斯兰国” 利用 “脸谱” 等西方社交媒体自称 “哈里

发” 来发布 “圣战” 号令ꎬ 宗教极端主义话语霸权的现实影响略见一斑ꎮ 再

次ꎬ 全球宗教极端主义泛起造成 “极端强、 中道弱” 的话语传播效应ꎬ 存在

中正、 和平的伊斯兰正教话语渐被极端、 暴力的伊斯兰变异话语淹没之患ꎬ
并形成宗教极端主义话语牢笼ꎮ

(一) “吉哈德” 概念的泛暴力化

“吉哈德” 的阿语本意为 “奋斗、 努力” 等ꎬ 细分为: 心 (自我反省)、
口 (宣传正教)、 笔 (劝善戒恶)、 剑 (为主道而战) 等四类ꎮ 最后一类为诉

诸武力的 “圣战”ꎬ 即小 “吉哈德”ꎬ 第一类为大 “吉哈德”ꎮ 但在现实中ꎬ
“吉哈德” 概念的泛暴力化已成为宗教极端主义话语牢笼的重要现象之一ꎬ 且

大体历经如下几个衍化阶段: 首先ꎬ 自第一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至 ８ 世纪

前半叶阿拉伯帝国疆域基本形成ꎬ “吉哈德” 概念解读凸现两大特点: 一是概

念体系进一步被规范与充实ꎮ 伊斯兰教义学家以经训为指导充实 “圣战” 思

想ꎬ 对战争中的对敌策略、 作战武器、 对妇女儿童等非战争人员的态度、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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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品分配等都做了具体规定ꎬ 使得诉诸武力的 “吉哈德” 成为穆斯林对外征

服的军事纲领而被纳入法律范畴予以规范ꎬ 甚至因其具有不容争议的权威性

而成为伊斯兰基本信条之一ꎮ 二是行为主体由个人跃升为国家ꎮ 尽管 “吉哈

德” 属于穆斯林个体的宗教义务之一ꎬ 但它愈益成为穆斯林社团的集体行为ꎬ
或国家对外征服的群体行为ꎬ 这是从宗教角度对当时现实所做的一种 “认
定”ꎬ 即世界上只有一个大一统的伊斯兰帝国ꎬ 所有臣民都必须听从国家元首

哈里发的召唤ꎬ 在哈里发的统率下对不信 “正教” 的 “异教徒” 进行圣战ꎬ
直到在大地上普遍建起 “真主的统治”①ꎮ 其次ꎬ 在倭马亚王朝后期至阿巴斯

王朝时期ꎬ 随着穆斯林对外征服的停止和伊斯兰帝国疆域的逐渐固定ꎬ “吉哈

德” 解读中很多直接要求战争的含义被弱化ꎬ 特别是苏菲派的出现进一步强

调了大 “吉哈德” 观念ꎬ 军事含义被弱化ꎮ 但 “吉哈德” 思想中某些观念仍

在广大穆斯林中具有广泛影响ꎬ 这也被后来某些伊斯兰极端分子所利用ꎬ 成

为其鼓动、 唆使其他穆斯林为之卖命的 “吉哈德” 口号②ꎬ 如将世界分为

“伊斯兰地区”③ 和 “战争地区”④ꎬ 穆斯林有为信仰而奋斗的义务ꎬ 其中包括

“以伊斯兰名义” 向敌视伊斯兰教的地区进行扩张的义务等ꎮ 再次ꎬ 自 １０ 世

纪下半叶起ꎬ 防御型的 “吉哈德” 思想已逐步形成ꎬ 尤其是伊本􀅰泰米叶的

“吉哈德” 思想影响甚广ꎬ 且被伊本􀅰凯伊姆和伊本􀅰卡希尔所承袭ꎬ 均强调以

“圣战” 来捍卫伊斯兰信仰ꎮ 可见ꎬ 中世纪进一步发展了 “吉哈德” 思想体系ꎬ
还使武力 “吉哈德” 表现出三大功能: 动员穆斯林积极参加反对异教徒的战争ꎻ
借 “圣战” 之名增强封建君王的合法性ꎻ 为处于敌对状态下的伊斯兰国家提供

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ꎮ⑤ 这些对宗教极端主义话语牢笼的形成影响深刻ꎮ
近代以来ꎬ 伊本􀅰瓦哈比、 哈桑􀅰班纳、 赛义德􀅰库特布及毛杜迪等程

度不同地丰富了 “吉哈德” 思想体系: 首先ꎬ 伊本􀅰瓦哈比认为ꎬ 苏菲派的

“人神合一论和对早期穆斯林圣徒的崇拜” 损害了 “一神” 观的纯洁性ꎬ 是

伊斯兰世界衰落的主要原因ꎮ 他谴责奥斯曼帝国统治者 “腐化堕落”、 助长了

“异端邪说”ꎬ 并对伊斯兰国家进行欺掠ꎬ 完全背离了伊斯兰教ꎮ 因此ꎬ 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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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峰: «伊斯兰的吉哈德»ꎬ 上海外国语大学 ２００７ 届博士毕业论文ꎬ 引言第 ３ 页ꎮ
同上文ꎮ
意为 “穆斯林居住区”ꎬ 参见任继愈: «宗教词典»ꎬ 上海辞书出版社ꎬ １９８１ 年版ꎬ 第 ３８６ 页ꎮ
意为 “非穆斯林居住区”ꎬ 参见任继愈: 同上书ꎬ 第 ３８６ 页ꎮ
吴云贵: «试析伊斯兰圣战观的发展演变»ꎬ 载 «西亚非洲» １９９９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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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号召穆斯林像伊斯兰教初期那样严守 “认主独一”ꎬ 坚持以 «古兰经»
和 “圣训” 为伊斯兰的根本大法ꎬ 提出 “恢复正教ꎬ 回到 «古兰经» 去” 的

思想ꎻ 另一方面ꎬ 他不承认土耳其素丹为伊斯兰教领袖的地位ꎬ 不承认土耳

其政权ꎬ① 主张用 “圣战” 来争取阿拉伯半岛统一和民族独立ꎬ 并最终成功

将其 “圣战” 思想与沙特家族结成宗教、 军事联盟ꎬ 在阿拉伯半岛确立了独

尊正统地位ꎮ 此外ꎬ 其他学者从 “定性叛教” 范围的不断扩大化和发动武力

“吉哈德” 条件的不断简单化方面予以进一步论述ꎬ 如赛义德􀅰库特布将实行

政教分离的埃及纳赛尔政府称之为 “贾希利亚”ꎬ 意即埃及社会仍处在伊斯兰

教前信奉伪神、 愚昧无知的状态ꎻ② 而后又将 “蒙昧社会” 的概念扩至 “全
世界”ꎬ 断言世界上只有两类政府、 国家和社会ꎬ 不是伊斯兰的ꎬ 就是蒙昧

的ꎬ 两者间矛盾不可调和ꎮ③ 毛杜迪在界定伊斯兰国家时ꎬ 把那些无视真主主

权、 先知权威、 拒绝以宗教法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伊斯兰国家一律定性为 “非
法政权”ꎬ 将 “伊斯兰教制度视为人类唯一理想的制度ꎬ 其他一切制度都是

‘邪恶和专制的’”④ꎮ 哈桑􀅰班纳力主自下而上的伊斯兰化 (通过宣教和教育

的方式ꎬ 首先改变个人、 家庭ꎬ 然后社会ꎬ 最后水到渠成地改变国家)ꎬ 但毛

杜迪主张自上而下 (即以暴力政治革命为首) 的策略ꎬ 与哈桑􀅰班纳恰好相

反ꎬ 他直接宣扬武力 “吉哈德”ꎬ 将它与伊斯兰信仰紧密相连ꎬ 认为武力 “吉
哈德” 是实现伊斯兰教在全世界处于领导地位的必要手段⑤ꎬ 并强调现代穆斯

林对武力 “吉哈德” 的需求和义务ꎬ 其 “对于穆斯林的重要性ꎬ 就和每天的

礼拜或把斋一样ꎬ 逃避它的就是罪人”⑥ꎮ 因为ꎬ 武力 “ ‘吉哈德’ 的目标是

消灭一切非伊斯兰教的统治ꎬ 建立伊斯兰教的政治”⑦ꎮ 赛义德􀅰库特布在武

力 “吉哈德” 问题上走得更远ꎬ 认为将圣战式 “吉哈德” 局限为 “带有自卫

意义的防御性行为” 是狡猾的西方的 “东方学家” 的阴谋ꎬ 在理论上限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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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战式 “吉哈德” 的发展ꎬ 故他将圣战式 “吉哈德” 概念延伸为 “解放人类

即摆脱人奴役人ꎬ 确认安拉对全世界的唯一统治权ꎬ 从而实现在人类世界建

立伊斯兰国家的目标”①ꎮ 可见ꎬ 近现代以来 “吉哈德” 概念解读的泛暴力化

倾向日渐显现ꎮ
造成当代 “吉哈德” 概念泛暴力化的原因ꎬ 除 ４ 次中东战争的失败ꎬ 尤

其是耶路撒冷圣城丢失使得武力 “圣战” 夺回圣城成为伊斯兰世界的 “核心

利益” 与穆斯林的 “重大使命”、 泛伊斯兰运动与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相

继失败以外ꎬ 毛杜迪、 库特布等人的伊斯兰极端思想更为 “吉哈德” 概念的

泛暴力化提供了话语基础ꎮ 即: “他们提出的基本理论观点包括: 一是伊斯兰

教根本目标是创建一种以宗教教义为基础的 ‘伊斯兰秩序’”ꎻ 二是伊斯兰教

作为一种普世宗教ꎬ 倡导 ‘天下穆斯林皆兄弟’ꎬ 号召全世界穆斯林联合起

来ꎬ 共同实现自己的目标ꎻ 三是以 «古兰经» 和圣训为基础的 “沙里亚法”
为 “安拉之法度”ꎬ 一个名副其实的伊斯兰国家必须以 ‘沙里亚法’ 为基础ꎬ
实行伊斯兰法治ꎻ 四是只能在伊斯兰文明基础上实现国家体制和社会经济的

现代化ꎮ”② 可见ꎬ 在当代国际冲突的背景下ꎬ “吉哈德” 常被用作利益集团

实现各自目的的工具ꎬ “吉哈德” 概念泛暴力化倾向日益明显即为宗教极端主

义在当代发展的必然产物ꎮ
(二) “乌玛” 概念内涵边界的模糊化

“乌玛” 的阿语本意为 “民族”ꎬ «古兰经» 倡导 “中正的民族” (２:
１４３)ꎬ 历史学家多用来专指先知时代的 “麦地那穆斯林公社”ꎮ ６２２ 年 ９ 月 ２４
日ꎬ 先知穆罕默德迁徙至麦地那后ꎬ 建立了基于伊斯兰共同信仰下不分民族、
部落和地域的穆斯林公社ꎬ 并以盟约形式载入 «麦地那宪章»ꎬ 标志着 “乌
玛” 的正式诞生ꎮ “在 «古兰经» 中ꎬ ‘乌玛’ 是个从宗教角度划分和描述人

类群体的概念ꎬ 其含义具有明确的宗教群体维度ꎬ 表示的是宗教共同体”ꎻ
“先知穆罕默德正是根据 «古兰经» 有关乌玛的规定ꎬ 在麦地那创建了一个伊

斯兰社会ꎮ «宪章» 全面反映了穆罕默德依照 «古兰经» 的乌玛观念构建伊

斯兰宗教共同体的奋斗历程ꎬ 同时也改变了社会关系: 一方面ꎬ 作为血缘共

同体的部落被宗教共同体的乌玛所取代ꎬ 其社会基础的联结纽带由血缘关系

􀅰７２􀅰

①
②

赛义德􀅰库特布: «路标» 中 «为主道而战» 章ꎬ 丁星译ꎬ 转引自张雪峰: 前引文ꎮ
吴云贵: «伊斯兰教法概略»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版ꎬ 第 ２９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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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为伊斯兰的共同信仰ꎬ 并且所有穆斯林一律平等ꎬ 平等的基础是宗教信

仰ꎬ 乌玛是信徒个人权利的维护者ꎻ 另一方面ꎬ 伊斯兰乌玛权威的来源不是

人而是神ꎬ 穆罕默德作为真主的使者行使裁判权ꎮ” 尽管 “ «古兰经» 的乌玛

观念和麦地那的早期实践将乌玛确立为一个宗教共同体ꎬ 但随着伊斯兰社会

的发展ꎬ 出现了政权分立、 教派分化和族裔对立ꎬ 最终导致统一乌玛的分

裂ꎮ” 加之ꎬ １９ 世纪以来ꎬ 随着西方思想文化逐步渗入伊斯兰世界ꎬ “乌玛”
一词亦渗入世俗化含义ꎬ 反映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体系对传统伊斯兰乌玛

观念的挑战ꎮ 如被誉为 “泛伊斯兰主义精神之父” 的阿富汗尼就号召 “伊斯

兰各国与各民族之间保持某种形式的协商、 合作和团结ꎬ 其中的每个政治实

体维持其独立ꎮ”①

从某种意义上讲ꎬ 重构 “乌玛” 已成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且逐渐演化为构建 “具有无限性、 主权归于真主的伊斯兰乌玛” 的努力ꎬ “乌
玛” 概念内涵边界的模糊化日益显现ꎬ “乌玛” 作为传统的 “伊斯兰信仰共

同体” 的本意也受到各种挑战和侵蚀ꎬ 宗教极端主义思想的渗入更加剧了

“乌玛” 概念内涵边界的模糊化进程ꎬ 尤其是当下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ꎬ 对重

构 “乌玛” 产生了重大冲击ꎮ 因为互联网的影响区域不仅包括阿拉伯 － 伊斯

兰核心区的组织和群体ꎬ 而且波及其他地区的穆斯林学者和伊斯兰机构ꎮ 在

全球化背景下ꎬ 散居于美欧等非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移民或难民ꎬ 可通过互

联网彼此联络、 互相支持ꎬ 在现实社会中建立穆斯林社群ꎮ 这种个体通过通

信和信息技术参与强化穆斯林归属感的现象ꎬ 被称为 “以信息网络为基础的

伊斯兰统一”②ꎬ 此种现象值得进一步研究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ꎬ 巴格达迪自

称哈里发ꎬ 宣布建立 “伊斯兰国”ꎬ 目标疆域覆盖全球大部分地区ꎬ 其图谋宗

教极端主义 “乌玛” 之野心昭然若揭ꎬ “乌玛” 概念内涵边界模糊化的程度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ꎮ 正如美国学者伯纳德􀅰路易斯所预言的ꎬ “ ‘乌玛’
在开始之时是个社团ꎬ 现在成了国家ꎻ 不久ꎬ 将成为一个帝国ꎮ”③ 这是因为ꎬ
“伊斯兰诞生于无国家的环境ꎬ 它不可能只是简单地将信徒组织到社团中来进

行礼拜ꎬ 它还必须保护他们ꎮ 乌玛必须同时既是汇聚的人群ꎬ 又是国家ꎻ 而

􀅰８２􀅰

①

②
③

吴冰冰: «乌玛观念与伊斯兰宗教共同体的构建»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０７ 年 ３ 期ꎬ 第

４６ 页ꎮ
同上文ꎬ 第 ４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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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胚胎国家便是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建的国家ꎮ”①

“乌玛” 概念内涵边界的模糊化ꎬ 是伊斯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影响的产

物ꎬ 也是伊斯兰复兴的动力与目标ꎬ 更成为宗教极端主义煽动民意、 发号施

令的工具ꎮ 此外ꎬ 全球化时代的信息技术更为 “乌玛” 概念内涵边界的模糊

化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撑ꎬ 也使得 “乌玛” 概念在宗教极端主义全球泛起

的现实中易被利用且沦为国际 “圣战” 运动的又一动员旗号ꎮ
(三) “自杀” 行为的臆造化

伊斯兰教反对 “自杀”ꎬ «古兰经» 和圣训为此作了较为系统的阐释: 其

一ꎬ 自杀者的归宿是地狱而非天堂ꎮ “你们不要自杀ꎬ 真主确实怜恤你们的ꎬ
谁为过分和不义而犯此严禁ꎬ 我要把谁投入火狱ꎬ 这对于真主是容易的ꎮ”
(４: ２９—３０) 其二ꎬ 伊斯兰教反对滥杀无辜ꎮ «古兰经» 规定: “你们不要违

背真主的禁令而杀人ꎬ 除非因为正义ꎮ” (１７: ３３) 大部分教法学家认为ꎬ 即

使在战争状态下ꎬ 也不能对非武装人员进行杀戮ꎮ 毛杜迪明确定义了非武装

人员的含义ꎬ 即在精神和肉体上没有战斗能力的人ꎬ 或那些一般不参加战斗

的人ꎬ 包括妇女、 儿童、 老人、 病人、 伤员、 盲人、 精神病患者、 旅行者、
隐修者以及宗教人员ꎮ② 其三ꎬ 伊斯兰教判定自杀者 “两世” 均不容ꎮ 据艾

布􀅰胡莱勒传述ꎬ 穆圣说: “谁用铁器自杀ꎬ 谁将在火狱中手持铁器乱扎自己

腹部ꎬ 并且永居其中ꎻ 谁服毒自杀ꎬ 谁将在火狱中一口一口地饮毒ꎬ 并且永

居其中ꎻ 谁跳崖自杀ꎬ 谁就跳进了火狱ꎬ 并且永居其中ꎮ” (布哈里 ５６ꎬ 穆斯

林信仰章 １５１) 先知穆罕默德令比俩勒向众人宣告: “只有信士才能进入乐

园ꎬ 安拉会以歹人援助这个宗教ꎮ” (布哈里 ４ ２０３ － ４ ２０４、 ４ ２０７、 ６ ４９３、
６ ６０６ － ６ ６０７)③ 据贾贝尔􀅰本萨姆热传ꎬ 穆圣听到有人自杀后说 “我不做他

的殡礼ꎮ” (艾布达五德ꎬ 殡礼章 ５１) 无论如何ꎬ 自杀或杀害无辜人均属不公

的杀人行为ꎬ 都是伊斯兰教所严厉禁止的行为ꎬ 我们当戒绝之ꎮ④ 但因伊斯兰

教主张对多神教徒、 “叛教者”、 拒绝伊斯兰统治的 “有经人”ꎬ 以及入侵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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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弗朗西斯􀅰鲁宾逊: «剑桥插图伊斯兰世界史»ꎬ 安维华、 钱雪梅译ꎬ 世界知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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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林家园者发动战争是穆斯林的一项义务ꎬ 在战斗中献身是证实真主和信仰

的最高形式ꎬ① 再加上 “吉哈德” 概念泛暴力化倾向的巨大影响ꎬ 使得 “自
杀” 行为易被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作为实施 “人体炸弹” 的工具ꎬ 尤其是当

“自杀” 与暴力 “吉哈德” 两个概念被捆绑后一起纳入 “圣战” 语境中重新

加以解读ꎬ “自杀” 行为则被臆造为 “自杀是进天堂的捷径”、 “杀死异教徒

就能进天堂” 等极端圣战主义论调ꎮ
穆斯林的 “自杀” 行为完全背离伊斯兰教义ꎬ 但却成为 “基地”、 “伊斯

兰国” 等暴恐组织用来煽动民意、 蛊惑人心、 残害无辜的一把 “软刀子”ꎬ 又

一次暴露了宗教极端主义反人类、 反文明、 反宗教的本质ꎮ
(四) “圣战” 内外张力的紧张化

据圣训记载ꎬ 先知穆罕默德就 “哪一种善功最高贵” 时作答: “为主道吉

哈德” 是 “按时礼拜” 与 “孝敬父母” 之外的第三选项ꎻ 就 “哪一种人最优

越” 时作答: “以自己的生命和财产为主道奋斗的信士ꎮ”② 正是由于伊斯兰教

对 “圣战” 赋予的崇高地位ꎬ 使得其在伊斯兰上千年发展进程中ꎬ “早已超出纯

宗教的意义和范畴ꎬ 不仅是对外征服和扩张的代用语ꎬ 还是反抗压迫和邪恶的

同名词ꎻ 既是文化传统ꎬ 也是伊斯兰精神的体现ꎮ 它融合、 沉淀于穆斯林潜意

识中ꎬ 不时显露出来”③ꎬ 内外张力紧张化即为其影响产物之一ꎮ
第一ꎬ “圣战” 与 “迁徙” 结合后向外扩张ꎮ 据 «圣训» 载ꎬ 先知穆罕

默德指出: 光复麦加之后 “再无迁徙了ꎬ 但还有吉哈德和举意ꎮ 当要求你们

出征时ꎬ 你们应当出征ꎮ”④ 早在伊斯兰教上升期ꎬ 一些穆斯林思想家就主张

“伊斯兰国家与非伊斯兰国家不能永久共存”ꎬ “伊斯兰教最终目的是将全世界

都改变为伊斯兰地区” 等⑤ꎬ 影响了穆斯林处理与外部世界的关系ꎬ 且在一定

程度上助长了武力型 “圣战” 与迁徙型 “圣战” 的滥觞ꎮ “伊吉拉特” 的阿

语原意为 “迁徙”ꎬ 特指 ６２２ 年先知穆罕默德迁至麦地那之举ꎬ 其对穆斯林的

重大意义在于: “标志着政教合一伊斯兰社会的建立ꎻ 展示强大的宗教认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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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ꎻ 摆脱迫害桎梏”ꎬ 故 “穆斯林每年都要在伊历新年举行庆祝迁徙的活

动”①ꎬ 且将 ６２２ 年定为伊历元年ꎬ 逐渐形成穆斯林特有的 “迁徙理念”ꎬ 影

响至今ꎮ 这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成功的迁徙实践具有深远的辐射效应ꎬ
如 １０ 世纪什叶派迁徙非洲后在突尼斯建立的法蒂玛王朝 (９０９ ~ １１７１ 年)、 伊

本􀅰沙特于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成功迁徙内志农业区后建立了沙特阿拉伯王国等ꎬ 对

不同时代的 “迁徙” 与 “圣战” 极具示范效应ꎮ 二是库特布 “圣战迁徙” 说

影响巨大ꎬ 其在 «路标» 中强调ꎬ 摆脱 “蒙昧状态” 的办法就是采取行动建

立真主的绝对主权和统治权ꎮ 为此ꎬ 穆斯林要 “迁徙” 以彻底摆脱 “蒙昧状

态”ꎬ 重建一个不受污染和完全遵行伊斯兰方式的社会ꎮ 这种 “迁徙” 并非地

理上的迁徙ꎬ 而是要穆斯林以行动向 “蒙昧状态” 开战ꎬ 在清除现存的非伊

斯兰秩序的基础上建立 “伊斯兰社会”②ꎮ 三是 “伊吉拉特” 组织的全球性发

展ꎮ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极端分支——— “迁徙社团” 头目之一的穆斯塔法于

１９７１ 年创建了 “伊吉拉特”ꎬ 吸引近 ４ ０００ 名追随者宣誓效忠ꎬ 并尊其为 “马
赫迪”ꎬ 由从事非暴力、 非政治的宣教活动逐渐走上以暴力推翻埃及政权的极

端主义道路ꎬ 因杀害政府高官等行为ꎬ 穆斯塔法为首的 ５ 个头目被政府处决ꎬ
更因涉嫌参与 １９８１ 年 １０ 月的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事件而遭政府严打ꎬ 转入

地下活动后不断分化并向全球蔓延ꎬ 甚至造成 “每一个拥有阿拉伯或穆斯林

移民人口的国家ꎬ 都蛰伏着 ‘伊吉拉特’ 成员”③ 的隐患ꎬ 形成 ３ 次大规模

迁徙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自埃及向也门、 沙特等迁徙后转赴阿富汗参加抗苏

“圣战”ꎻ １９８９ 年ꎬ 随着阿富汗战争的结束ꎬ “伊吉拉特” 成员重返西亚北非ꎬ
频繁发动恐怖袭击以 “净化穆斯林同胞和伊斯兰社会”ꎬ 结果在埃及、 阿尔及

利亚、 约旦、 黎巴嫩、 利比亚、 摩洛哥、 苏丹、 沙特和土耳其等国均遭政府

镇压ꎻ １９９９ 年以后ꎬ “伊吉拉特” 开始支持 “基地” 组织并联手合作向西方

“迁徙” 以发动 “圣战”ꎬ 并且采取了灵活策略渗入其中ꎬ “不仅不同异教徒

社会决裂ꎬ 新一代 ‘伊吉拉特’ 成员反而向西方 ‘异教徒社会’ 渗透ꎮ ‘九􀅰
一一’ 事件后ꎬ ‘伊吉拉特’ 在欧洲向恐怖组织提供后勤保障的网络曝光ꎬ 执

􀅰１３􀅰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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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门发现ꎬ ‘伊吉拉特’ 涉嫌走私武器、 贩毒、 窝藏和转移恐怖分子及参与

恐怖行动等ꎮ”① 此外ꎬ “伊吉拉特” 成员再次向阿富汗迁徙ꎬ 并与 “基地”
正式结盟渗入中国及其周边地区ꎮ 目前ꎬ “伊吉拉特”、 “东伊运”、 “伊扎布

特” 已成为新疆维稳的三大主要威胁ꎮ
第二ꎬ “个体圣战” 论使 “圣战” 向内退守ꎮ “个体圣战” 理论源于法拉

叶的 «被疏忽的职责» 一书ꎬ 强调 “圣战” 是每个穆斯林个体应尽的职责ꎬ
穆斯林应从国家手中夺取 “圣战” 职责ꎬ 通过合法的暴力手段挑战国家和政

权的合法性ꎬ 以打破国家对 “圣战” 职责的垄断ꎮ 因此ꎬ 他将 “圣战” 列为

穆斯林 “五功” 之外的第六大功修ꎬ 法拉叶的 “圣战” 私有化理念影响甚

广ꎬ 并推动了当代 “独狼” 理论的产生ꎮ 作为 “独狼” 理论的集大成者ꎬ 塞

特马里阿姆系统勾勒的 “未来 ‘圣战’ 运动将是一个由远离 ‘基地’ 组织指

挥层、 打入敌人内部的个人或独立活动的小团体组成 ‘群龙无首的抵抗运动’
(ｌｅａｄｅｒｌｅｓｓ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ꎮ 这样不仅能消耗敌人实力ꎬ 还能实现抵抗运动的终极

战略目标———建立伊斯兰国家ꎮ”② 为此ꎬ 他主张 “自我驱动式” 的国际 “圣
战” 运动ꎬ 号召自发的个体 “圣战” 行动ꎬ 但其成功的暴恐行动还应归功于

“基地” 组织ꎬ 以利于推进全球国际 “圣战” 事业ꎮ 一些激进的穆斯林学者

发布 “法特瓦”ꎬ 宣称 “圣战” 是每个有能力的穆斯林义不容辞的责任ꎬ 为

“圣战” 私有化倾向推波助澜ꎬ 使得 “ ‘圣战’ 没有疆界ꎬ 成了一个 ‘露天市

场’ꎬ 不论是个人还是组织ꎬ 都可以随时、 随便出入ꎮ”③ 在美欧发生的 “圣
战私有化” 现象ꎬ 加大了反恐的难度ꎬ 尤其对国际反恐合作造成重大冲击ꎬ
近年来相继发生的国际空难也难脱 “独狼” 式 “圣战” 的阴影ꎮ

由此ꎬ 在 “圣战” 双向论的影响下ꎬ 宗教极端主义沿着两个路向泛起全

球: 一是隶属 “基地”、 “伊斯兰国” 等的有组织、 成规模的 “圣战”ꎬ 二是

不属于任何极端组织的个人化、 小规模的 “圣战”ꎬ 并在内外两个方向间形成

张力ꎬ 使得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阿富汗一国的 “圣战” 向 ９０ 年代西亚北非的多国

“圣战”ꎬ 再向 “九􀅰一一” 事件后的全球派生性 “圣战” 转变ꎬ 直至巴格达

迪宣布建立 “伊斯兰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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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金英: 前引书ꎬ 第 １２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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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ꎬ “道成经典” 的伊斯兰教ꎬ 因不同的阐释主体参与解经ꎬ 话语权的

争夺便成为不同阐释主体背后的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核心所在ꎮ 因此ꎬ 正确

解读 «古兰经» 和圣训是关乎正确解读伊斯兰文明核心价值观的大事ꎮ 宗教

极端主义话语牢笼的形成ꎬ 助推了宗教极端主义的全球泛起ꎬ 极端化与 “去
极端化” 间的斗争ꎬ 实为宗教话语权的博弈ꎮ

国际反恐合作: 合力防范宗教极端主义

宗教极端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给了恐怖主义 “合法” 的依据ꎬ 由此后者

成为前者极化且集中的体现ꎮ 自中东变局发生以来ꎬ 全球反恐已然进入历史

新阶段ꎬ 且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ꎬ 恐怖袭击事件高频发生且向全

球蔓延ꎮ 暴恐袭击的高频次爆发ꎬ 凸现全球恐怖主义从西亚北非到中亚南亚ꎬ
再到美欧ꎬ 以及 “一带一路” 核心区的大体蔓延态势ꎮ “近年来ꎬ 大量恐怖分

子从中亚和北高加索地区或经由这一地区前往中东参加 ‘圣战’ꎬ 还有一些人

在接受恐怖组织培训后返回这一地区传播极端主义、 恐怖主义思想ꎬ 从事恐

怖活动ꎮ 北约从阿富汗大规模撤军后ꎬ 恐怖分子陆续向中亚和北高加索地区

‘回流’ꎬ 使得这一地区国家面临的恐怖威胁明显增加ꎮ”① 其二ꎬ 欧洲的暴恐

袭击与其难民潮、 移民政策、 中东外交等诸多历史与现实问题相纠葛ꎬ 欧洲

面临前所未有的宗教极端主义的暴力威胁ꎮ 其三ꎬ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全球泛

起ꎬ 不仅对中东、 中亚、 南亚这一 “战略不稳定弧” 的国家带来安全隐患ꎬ
还使中国的 “一带一路” 建设面临由宗教极端主义所致风险外溢的严峻挑战ꎮ
土耳其境内恐怖袭击的频发与印尼自杀式袭击案的突发等ꎬ 均表明 “一带一

路” 沿线国家与地区面临的战略风险陡增ꎮ 自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伊斯兰

国” 残忍杀害中国人质樊京辉后ꎬ 中国与中东伊斯兰国家的安全合作迫在眉

睫ꎬ “去极端化” 领域的国际合作势在必行ꎮ
面对宗教极端主义全球泛起的现实挑战ꎬ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

身ꎮ 因此ꎬ 基于全球反恐需要ꎬ 国际社会团结一致、 结成统一战线至为关键ꎮ
国际社会要按照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其他国际关系基本准则ꎬ 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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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５ꎬ 全球反恐关键之年»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１２ / ｃ＿ １２７３８
０５９８􀆰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６ － ０２ － ２０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

联合国的主导作用ꎬ 注意多种手段并用ꎬ 注重标本兼治ꎬ 进一步加强反恐合

作ꎮ 目前ꎬ 国际社会在应对中东极端主义方面已形成三大反恐合作联盟: 第

一是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由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联盟ꎬ 包括法国、 德国、 加拿大、 英

国、 澳大利亚、 伊拉克、 约旦、 沙特和阿联酋等 ６２ 个国家和国家集团 (包括

欧盟和阿拉伯联盟)ꎮ 第二是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由俄罗斯主导的新的国际反恐联盟ꎬ
其成员还包括伊朗、 伊拉克和叙利亚等ꎮ 第三是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由沙特主导的

逊尼派伊斯兰国家反恐联盟ꎬ 埃及、 卡塔尔、 巴林、 科威特、 土耳其、 巴基

斯坦、 马来西亚、 尼日利亚和马里等 ３４ 个国家参与其中ꎬ 伊朗及其盟友叙利

亚和伊拉克以及世界最大伊斯兰国家印度尼西亚和海湾地区最独立的阿曼都

被排除在外ꎮ 在这三大国际反恐联盟中ꎬ 牵涉美国与俄罗斯的中东博弈、 沙

特与伊朗的教派冲突、 叙利亚的代理人战争、 俄罗斯与土耳其交恶中的北约

因素、 沙特与伊朗断交中的美欧因素ꎬ 伊斯兰国家与 “伊斯兰国” 等宗教极

端组织间的冲突ꎬ 以及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宿怨等ꎬ 结

果造成这三大国际反恐联盟间因缺乏应有互信、 疏于沟通协调ꎬ 很难形成反

恐合力ꎬ 影响了国际反恐合作的进程及其成效ꎮ
当然ꎬ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新兴大国ꎬ 既担负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打击

恐怖主义与极端势力的国际责任ꎬ 又有暴恐事件袭扰之痛ꎬ 还有营造 “一带

一路” 沿线地区安全环境之迫切需要ꎮ 为此ꎬ 中国已逐步形成国际反恐合作

中的 “中国方式”: 其一ꎬ 中国倡导共同安全、 综合安全、 合作安全和可持续

安全的 “合作型的安全观”ꎬ 在打造命运共同体、 利益共同体、 责任共同体的

实践中结成中国倡导下的伙伴安全体系ꎬ 以 “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

新型国际关系”ꎬ 且 “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 经济、 安全、 文化等对外

合作的方方面面ꎮ”① 其二ꎬ 中国已形成 “多层级国际反恐合作体系” (由联

合国平台、 上合组织等地区与次区域国际组织平台、 中巴等双边平台及国内

平台组成)ꎬ 通过联合军演、 情报共享、 边境管控、 引渡嫌犯、 跨境追逃、 金

融监控等方式开展反恐合作ꎬ 并在切实的合作实践中进一步加强双多边安全

合作的机制建设ꎻ 其三ꎬ 中国通过成立国安委、 建立国家反恐情报中心并进

一步加强反恐特种部队建设等方式ꎬ 采取严打与综合治理相结合的举措等ꎬ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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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探索 “治疆反恐” 的新路径ꎬ 旨在 “加强反恐情报体系建设ꎬ 着力提高预

知预警预防能力ꎬ 将绝大多数暴恐案事件发现、 处置在萌芽阶段ꎻ 加强与周

边国家及重点国家的反恐务实合作ꎬ 有效遏制和打击以 ‘东伊运’ 为代表的

‘东突’ 恐怖组织ꎮ”① 其四ꎬ 中国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通过了 «反恐法»ꎬ
并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实施ꎬ 在其共 ９７ 条法律条款中有 ４ 条直接涉及宗

教ꎬ 规定 “国家反对一切形式的以歪曲宗教教义或者其他方法煽动仇恨、 煽

动歧视、 鼓吹暴力等极端主义ꎬ 消除恐怖主义的思想基础”ꎬ 将 “歪曲宗教教

义” 当作是煽动极端主义方法之一ꎻ 规定宗教场所也 “应当有针对性地面向

社会进行反恐怖主义宣传教育”ꎻ “在反恐怖主义工作中ꎬ 应当尊重公民的宗

教信仰自由和民族风俗习惯ꎬ 禁止任何基于地域、 民族、 宗教等理由的歧视

性做法”ꎬ 明确限制了教法凌驾于国法之上的 “利用极端主义思想实施的具体

行为”② 等ꎬ 这些都将有助于提升反恐能力ꎬ 进一步加大依法反暴的力度ꎬ 持

之以恒地推进源头治理ꎬ 以加强反恐国际合作ꎮ 总之ꎬ 在全球反恐新形势下ꎬ
中国以其特有的方式积极应对ꎬ 力求在提升自身反恐能力的基础上不断探索

国际反恐合作新路径ꎬ 力争在协调三大国际反恐联盟的具体努力中发挥大国

切实的 “建设性作用”ꎮ
具体到宗教极端势力活跃的中东地区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防范宗教极

端主义和 “去极端化” 领域的合作可采取以下对策:
第一ꎬ 坚持反对和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反对将恐怖主义与任何宗

教或教派挂钩的鲜明态度ꎬ 力争在根除宗教极端主义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ꎬ 首份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 发布ꎬ 明确提出要

“探索去极端化领域合作”ꎬ 标志着中阿安全合作进入 “共同遏制极端主义滋

生蔓延” 的历史新阶段ꎮ 为此ꎬ 该 “文件” 一是宣示了中国政府的反恐立场:
“坚决反对和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ꎬ 反对将恐怖主义同特定的民族、 宗教

挂钩ꎬ 反对双重标准ꎮ” “中方认为反恐需综合施策、 标本兼治ꎬ 有关反恐行

动应遵守 «联合国宪章» 的宗旨和原则及国际法准则ꎬ 尊重各国主权、 独立

和领土完整ꎮ” 二是表明中阿合作反恐的态度: “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反恐努力ꎬ
支持阿拉伯国家加强反恐能力建设ꎮ” “中方愿同阿拉伯国家加强反恐交流合

􀅰５３􀅰

①
②

«新疆个别地区暴恐事件仍偶有发生»ꎬ 载 «京华时报» ２０１６ 年 ０２ 月 ２７ 日ꎮ
黄艳红: « < 反恐法 > 限制宗教信仰自由是无稽之谈»ꎬ 载光明网: ｈｔｔｐ: / / ｔｈｅｏｒｙ􀆰 ｇｍｗ􀆰 ｃｎ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８５４６３５２􀆰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０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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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ꎬ 建立长效安全合作机制ꎬ 加强政策对话和情报信息交流ꎬ 开展技术合作

和人员培训ꎬ 共同应对国际和地区恐怖主义威胁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 习近平主席

访问沙特、 埃及与阿盟总部时ꎬ 为开启 “去极端化领域” 新合作指明了方向ꎮ
在中、 沙 “联合声明” 中ꎬ “双方强调坚决反对威胁世界和平稳定的一切形式

的恐怖主义ꎬ 愿在该领域加强安全合作ꎬ 反对将恐怖主义与任何宗教或教派

挂钩ꎮ 中方赞赏沙特支持建立联合国反恐中心ꎬ 支持沙特等国在打击恐怖主

义方面所作努力ꎮ”① 在中、 埃 “联合声明” 中ꎬ “双方强烈谴责发生在对方

境内的恐怖袭击和恐怖活动ꎬ 支持对方采取的反恐措施ꎮ 双方同意加强双、
多边交流与合作ꎬ 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ꎬ 追缉并惩处在两国的恐怖

主义团伙和组织成员ꎬ 切断恐怖主义团伙与组织的资金来源ꎮ 在涉恐情报信

息交流、 调查取证、 缉捕及遣返犯罪嫌疑人等领域相互给予最大限度的合

作ꎮ”② 在阿盟总部的演讲中ꎬ 习主席强调 “去极端化” 的原则是ꎬ “恐怖主

义和极端思潮泛滥ꎬ 是对和平与发展的严峻考验ꎮ 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ꎬ
需要凝聚共识ꎮ 恐怖主义不分国界ꎬ 也没有好坏之分ꎬ 反恐不能搞双重标准ꎮ
同样ꎬ 也不能把恐怖主义同特定民族宗教挂钩ꎬ 那样只会制造民族宗教隔阂ꎮ
没有哪一项政策能够单独完全奏效ꎬ 反恐必须坚持综合施策、 标本兼治ꎮ”

第二ꎬ 在 “命运共同体” 意识的构建中增强 “去极端化” 共识ꎬ 为中阿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发展营造良好安全环境ꎮ 建构主义理论强调ꎬ 要树立国

家的 “国际形象”ꎬ 还应诉诸国家间文化观的相互吸引ꎬ 以寻求对彼此身份的

积极认同ꎮ 因为ꎬ 在某种意义上ꎬ “国际形象” 是在 “共有文化” 影响下的

相互身份认同关系所表达和建构的ꎮ 因此ꎬ 在落实 “一带一路” 的 “五通”
战略举措时ꎬ 中国不仅要强调 “民心相通” 的基础与引领作用ꎬ 还应倡导构

建 “命运共同体” 意识ꎻ “必须坚持各国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ꎬ 必须坚持合作

共赢、 共同发展ꎬ 必须坚持实现共同、 综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ꎬ 必须坚

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 交流互鉴” 的 “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 ‘全球

观’”ꎮ 丝路共同体意识ꎬ 既是 “包含了政治、 经济、 安全、 人文等不同层面

􀅰６３􀅰

①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ꎬ 载外交部网

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ｔ ＿ ６７４９７９ / ｄｎｚｔ ＿ ６７４９８１ / ｘｚｘｚｔ / ｘｊｐｄｓｔａｉｙｌｊｘｇｓｆｗ ＿ ６８５
４７１ / ｚｘ ｘｘ＿ ６８５４７３ / ｔ１３３３１１０􀆰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０２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加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五年实施纲要»ꎬ 载

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ｔ ＿ ６７４９７９ / ｄｎｚｔ ＿ ６７４９８１ / ｘｚｘｚｔ / ｘｊｐｄｓｔａｉｙｌｊｘ
ｇｓｆｗ＿ ６８５４７１ / ｚｘｘｘ＿ ６８５４７３ / ｔ１３３３９３４􀆰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０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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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命运共同体意识’”ꎬ 又是平等、 互惠、 合作、 包容的 “中国方略”①ꎮ 为

此ꎬ 中国应发挥宗教界在推进世界和平事业中的先在优势ꎬ 强化中阿教际间

的 “和平共识”ꎮ 因为ꎬ “宗教界寻求将上帝和宇宙的道德法则与精神真谛引

入在地球上建立和平的实践之中ꎮ 持各种信仰的宗教团体认为ꎬ 他们天然地

处于和平与正义、 理解与和解事业的最前沿ꎬ 因为在其信仰体系内ꎬ 这些问

题是人类精神演进的核心ꎮ”② 宗教界的独特之处在于ꎬ “它致力于把祷告与

冥想作为开展工作的主要工具ꎬ 向难民提供庇护场所ꎬ 提出了关于国家政策

的伦理问题ꎬ 它通过非政府组织而在联合国有着广泛的存在ꎬ 提供非暴力方

面的培训和教育ꎬ 通过传教服务和社区参与来开展工作ꎮ”③ 此外ꎬ 我们还应

通过加强中阿反恐合作ꎬ 进一步增进 “一带一路” 交汇区的 “反恐共识”ꎮ
中阿反恐合作ꎬ 除举行联合军演、 情报共享、 嫌犯引渡外ꎬ 还应在阿盟、 伊

斯兰世界联盟、 伊斯兰合作组织及海合会等区域与次区域组织平台上加强多

边反恐合作ꎬ 尤其应在共同管控宗教极端主义风险因素的安全合作中进一步

达成 “去极端化共识”ꎮ 自中东变局发生以来ꎬ 涉疆暴恐事件频发ꎬ 实为中

亚、 南亚、 中东等周边国家和地区宗教极端主义 “外溢” 的产物ꎬ 由宗教极

端主义这一因素所致风险在政治、 经济、 人文、 安全等领域蔓延ꎬ 已对 “一
带一路” 安全环境产生极大冲击ꎬ 并对丝路沿线国家间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合

作造成新挑战ꎮ 因此ꎬ “去极端化” 领域的新合作ꎬ 将使中阿在打造丝路交汇

区的安全 “利益共同体” 与 “责任共同体” 的实践中维护丝路 “命运共同

体” 利益ꎬ 为中阿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的发展营造良好安全环境ꎮ
第三ꎬ 在推进 “民意相通” 的实践中进一步发挥宗教领袖、 学者及企业

家的精英资源优势ꎬ 为中阿 “去极端化” 领域新合作夯实民意基础ꎮ 中方应

指派具有外交意识的爱国宗教领袖、 具有研究专长与二轨外交能力的学者及

擅长与社会各界打交道的 “走出去” 企业的领导者等为骨干开展人文交流ꎬ
这 ３ 支队伍的外交参与既是由商旅、 教旅、 学旅组成的古丝路 “三轨并存”
的人文交流模式的现实延续ꎬ 也是将教界、 学界、 商界的精英资源转化为外

􀅰７３􀅰

①

②

③

国纪平: «为世界许诺一个更好的未来: 论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ꎮ

[美国] 露易丝􀅰 戴蒙德、 约翰􀅰麦克唐纳: «多轨外交: 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ꎬ 李永辉

等译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ꎬ 第 １０２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１０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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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资源ꎬ 将人文交流的触角延至对象国社会的方方面面ꎬ 竭力将人文交往与

合作的范围覆盖宗教、 民族、 部落、 社区、 清真寺、 家族等基本社会细胞ꎬ
切实夯实丝路沿线国的社会民意基础ꎬ 对丝路伊斯兰国家的人文外交更需细

致与耐心ꎬ 使 “伊斯兰因素” 在双边与多边关系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ꎮ 因为ꎬ
丝路沿线的伊斯兰国家ꎬ 尤其是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ꎬ 宗教上层与部落上

层对国家社会政治的影响极大ꎬ 在某些国家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主导作用ꎬ 尤

其是伊斯兰宗教上层大多具有高深的宗教修为ꎬ 只有通过中国修德深厚的宗

教领袖与他们在所熟悉的宗教语境内开展平等对话ꎬ 才有可能使其尊重中国

伊斯兰的传统与现状ꎬ 进而客观认知中国的内政与外交ꎻ 只有通过中国 “走
出去” 的企业家与当地清真寺长老、 部落酋长及家族族长等建立了良好关系ꎬ
才有可能使其分享中国企业为当地民众带来的民生红利ꎬ 进而真切感知中国

“一带一路” 战略对地区与世界和平与发展所做的努力ꎻ 只有通过中国高校、
智库的著名学者与当地高校、 智库、 媒体、 青年等社会精英开展师生交流、
学术研讨、 合作办会、 联合攻关、 合作采访、 组团游学等ꎬ 才有可能使其全

面了解中国的历史、 现实与未来ꎬ 进而对本国的对华政策产生积极影响ꎬ 在

传递由互惠型的经济观、 包容型的人文观、 合作型的安全观组成的 “丝路精

神” 中ꎬ 唤起上千年累积的 “丝路记忆” 以深化丝路情谊ꎬ 用结伴不结盟的

伙伴关系应对美国的军事结盟关系ꎮ 尤其要在丝路上不拉帮结派、 不经营势

力范围、 不搞零和博弈ꎬ 用切实维护丝路 “命运共同体” 利益来破解 “修昔

底德陷阱”ꎬ 并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特色的治理方式ꎮ
第四ꎬ 在进一步完善宗教对话机制的基础上务实性开展中阿解经合作ꎬ

为中阿 “去极端化” 合作构建对话根基ꎮ 从总体看ꎬ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

在政治制度、 意识形态、 经济发展水平方面差异很大ꎬ 缺乏政治互信和共同

价值观ꎬ 甚至存在 “碎片化” 和 “逆一体化” 情况ꎬ 故应立足于创新理念和

创新规则ꎬ 以期加快完善制度保障ꎮ① 在倡导 “回儒对话” 的杜维明看来ꎬ
文明对话应先从教界对话开始ꎮ 中阿文明的丝路新对话ꎬ 也应充分发掘宗教

爱国领袖的文明对话潜质ꎬ 与丝路沿线国家的教界、 学界与媒体开展广泛交

流ꎬ 并在 “宗教极端主义不是宗教ꎬ 不属于某个民族ꎬ 是人类的公敌ꎬ 也是

􀅰８３􀅰

① 张茉楠: «以新的制度安排规避 “一带一路” 实施风险»ꎬ 载 «每日经济新闻»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８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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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宗教、 一切民族的公敌”、 “恐怖主义是人类社会公敌ꎬ 是国际社会共同

面临的威胁”、 “国际社会凭借现有国际关系模式难以挫败 ‘伊斯兰国’”、
“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安全和反恐领域的合作与协调行动ꎬ 实现全方位遏制恐怖

主义溢出效应的目的”① 等看法上达成基本共识ꎬ 把宗教与利用宗教、 打着宗

教旗号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明确区分ꎬ 不能将极端主义与特定宗教、 特定民

族挂钩ꎮ 无论如何ꎬ 任何宗教都是导人向善、 向往和平与珍爱生命的ꎮ 在此

基础上ꎬ 不断加强宗教对话机制建设ꎬ 才能切实为中国 “持之以恒推进源头

治理ꎬ 加强反恐国际合作” 提供有力保障ꎮ 但是ꎬ 相比较中国与上合组织、
与欧盟的灵活、 多样的对话机制而言ꎬ 中阿双多边机制建设均有待进一步加

强ꎮ 如 “中阿合作论坛” 框架之下建立了 １３ 个机制ꎬ 包括部长级会议、 能源

合作大会及文明对话研讨会等ꎬ 但宗教对话机制仍需强化ꎻ 中国与海合会国

家正着力于经贸合作机制建设ꎬ 具体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尚未成型ꎮ 另外ꎬ
中国与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 伊斯兰合作组织及伊斯兰世界联盟等国际组织

的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亦需尽快跟进ꎮ 为此ꎬ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 习近平主席在阿盟

总部的演讲中ꎬ 公布了中阿 “去极端化” 合作的一系列新举措ꎬ 除 “建立中

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 “共同参与制定网络空间国际反恐公约”、 “提供 ３ 亿

美元援助用于执法合作、 警察培训等项目” 以 “帮助地区国家加强维护稳定

能力建设” 外ꎬ 还明确了 “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内”ꎬ 做实 “文明对话” 机

制、 增设 “去极端化圆桌会议” 新机制ꎮ 为此ꎬ 将 “组织 １００ 名宗教界知名

人士互访”ꎬ 并 “加强中阿网络安全合作ꎬ 切断暴力恐怖音视频网络传播渠

道”②ꎬ 旨在为务实性开展中阿解经合作 “保驾护航”ꎮ
总之ꎬ 面对全球反恐的严峻现实ꎬ 中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只有切实

开展安全合作ꎬ 才有可能防止极端主义在中阿文明之间制造断层线ꎬ 并使中

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ꎮ 为此ꎬ 中阿双方应充分利用原有对话机

制ꎬ 进一步拓展宗教交流新渠道ꎬ 如增设宗教论坛、 加强人力资源培训等ꎮ
此外ꎬ 中阿双方更应在宗教交流机制的创新性建设中ꎬ 用深化解经合作来破

解宗教极端主义话语牢笼ꎬ 为中阿 “去极端化” 合作构建对话根基ꎮ

􀅰９３􀅰

①
②

陈序等: «现有国际关系模式下ꎬ 谁来挫败 “伊斯兰国”»ꎬ 载 «新华每日电讯»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１４ 日ꎮ
«习近平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 (全文)»ꎬ 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ｚｉｌｉａｏ＿ ６７４９０４ / ｚｔ ＿ ６７４９７９ / ｄｎｚｔ ＿ ６７４９８１ / ｘｚｘｚｔ / ｘｊｐｄｓｔａｉｙｌｊｘｇｓｆｗ ＿ ６８５４７１ / ｚｘｘｘ ＿ ６８５４７３ / ｔ１３３３
９３４􀆰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０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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